
清明节，是一个祭祀祖
辈，缅怀和追思亲人的时节。
每到这个时节，殡葬行业的从
业者常常被提起。如今，数字
科技殡葬行业出现新业态，对
殡葬行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陆续走进殡葬行业，尽管他
们需要与恐惧对抗，也会遇
到误解、偏见甚至歧视，但是
他们逐渐被接受，得到社会的
尊重。今天，我们聚焦这个行
业及这个行业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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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实习生 陶思阅

“见了太多的死亡方式，觉得天上掉

个花瓶就能把我砸死。”在重庆一家殡仪

馆工作了 15年的李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那是她刚工作时的心态，逝者家属

哭，她也忍不住跟着哭。

如今，李娟似乎已“参透生死”：不

管哪一种死亡形式，死亡本身都是一个自

然现象。她在与逝者家属接触时，努力说

服他们理解生老病死的过程。即使家属因

激动发脾气，李娟也可以平静地与之沟

通，“更能理解家属们的心理处境”。

前段时间，“00后女生当守墓人”被
社会热议，话题的女主人公谭春燕向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她看到的网络评论都

是友好的，曾经不理解的亲戚们看到后也

转向支持，许多陌生的网民还表达了“羡

慕之情”。

民政部 《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 显示，截至 2021年年底，全国共
有殡葬服务机构 4373个、职工 8.7万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90后、00后陆续走
进殡葬行业，与这一行的前辈们相比，尽

管他们一样需要与恐惧对抗，也会遇到误

解、偏见甚至歧视，但是他们受社会和家

庭的接受度逐渐升高。

暴利？
没有，那是非法

暴利——这是外界对殡葬业误解最

多的。

受传统生死观、鬼神文学和影视剧影

响，普通人与殡葬行业保持着距离。杨海

波于 2009年创建了这一殡葬行业的求职
招聘网站，帮助职业院校的殡葬专业毕业

生、有意向进入殡葬行业的求职者寻找对

口工作，他对殡葬行业的现状和发展了解

得很清晰。他发现，甚至刚接触殡葬的学

生也相信会挣很多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民政与社会治

理学院副教授魏加登接受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采访时表示，殡葬行业从业者工资不

算太高，刚毕业的学生月工资收入多在

4500元-7000元，并且行业内不同单位之
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几名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工资根据岗位不同有

高有低，多数会比当地平均工资要高一些，

但从来没听说过月入好几万元的人，除非

利用非法“殡葬一条龙服务”，牟取不正当

利益。

“殡葬一条龙服务”原本是对逝者丧葬

事宜的完整服务链条，将各项殡葬内容系

统整合，为家属提供整体治丧的服务。

非法“殡葬一条龙服务”利用家属与殡

葬行业的信息不对称和焦虑、悲伤情绪开

出更高价格，业内人士介绍，比如在殡仪馆

5000元就可以办完丧葬后事，非法“殡葬
一条龙服务”往往从逝者在医院时就开始

下手，并以家属“死者为大”的心理收取数

倍的高价，其实大部分工作都由殡仪馆完

成，非法“殡葬一条龙服务”赚走了大头，而

且他们只需要负责对接、交涉。

一位在殡仪馆工作的年轻人告诉记

者，由于遗容整形需要，殡仪馆对特殊遗体

收费会比正常遗体高一些。从事非法“殡

葬一条龙服务”的人经常借机挑事，怂恿

家属与殡仪馆产生矛盾甚至动手，最终抢

走生意。

一些刚入行不久的毕业生看到这些现

象心理不平衡，之后可能就会想做“一条龙

公司”。本应很阳光、很气派的为生命最后

一程服务的工作，丧失了原有尊严和价值，

更多地成为追逐暴利的项目。

作为把学生送入“水很深”的殡葬行业

的教师，魏加登最担心行业内不良习气对学

生的污染，劣币驱逐良币，学生被同化成非

法“殡葬一条龙服务”暴利链条的一部分。

清闲？
好就业，很辛苦

出生于 2000年的夏聪选择殡葬专业
时有些随机。他父亲的朋友在当地从事这

一行，在吃饭聊天时谈到殡葬专业，就向夏

聪推荐。“我感觉这个行业就业还行，家里

也支持。”夏聪告诉记者。

殡葬专业确实好就业。“只要你愿意

干、肯干，就业肯定没问题。”魏加登表

示。不同专家的统计显示，每年殡葬业缺

口约为 1万至 2万人。
尽管暂时没统计具体数据，杨海波通

过招聘网站流量分析，现在各家单位的需

求很多，缺口很大，“人员供不上”，特别

是殡葬服务型企业的缺口挺大，有的公司

一年光人员缺口就有一二十个。这对每年

千名左右应届毕业生的殡葬就业领域是非

常高的招聘需求。

令夏聪感到意外的是，当他告诉朋友

时，他们竟然都看好殡葬专业。

这种情形是近几年出现的。杨海波接

到不少求职电话，一些年轻人不是学殡葬

专业、想到殡仪馆工作，一个原因是他们

从网络上看到殡葬行业工作“十分清闲”。

“一是好就业，第二工资还行。”夏聪

说，他对休假安排也比较满意，放假安排

大多是“上一休一”“上一休二”“上一休

三”，每个月还会有轮休假。其实，并没

有外界想象的那样轻松，这里的“一”指

的是 24小时。
在公墓上班的谭春燕确实要比殡仪馆

工作的同学要相对轻松，“朝九晚五”按

时上下班，月休 4天，“也可以囤起来休
假，可以出去度假旅游。”当然，工资要

比殡仪馆的同学低。

谭春燕坦言，她所在的公墓刚开发没

几年，所以工作内容比较少，一般都是在

办公室坐着，等着客户到来后提供接待咨

询、安排下葬、带客祭扫等服务。

谭春燕在观察中发现，在网上关注她

的多数是年轻人。从评论里可以看出，他

们觉得在社会上压力太大，社交、人情世

故让他们觉得很烦躁，“他们好像觉得我

的工作更好”。

事实上，殡葬工作非常辛苦。“一年

365天，喊你什么时候上班，你就得什么
时候到。”李娟说，因为人过世不挑时

间，“无论白天或晚上随时都有可能”。

一些非正常死亡的遗体，对新入职人

员的感官和心理的冲击都非常大。夏聪工

作一年后，看到意外身亡的逝者遗体仍然

感到不适应。

魏加登曾接到一个电话，一家殡仪馆

的领导称赞他的学生素质优秀——一位毕

业不久的学生缝合了一个坠楼身亡的男孩

遗体，四分五裂的形态即使在被修复整理

后，男孩的家属也不敢看。

工作时间更长的李娟遇到过更多“非

正常的遗体”：有高度腐败的、有河里或

井里需要打捞的、有在山沟里面需要抬出

来的⋯⋯夏天经常会接到腐败的遗体，

“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难闻的”。她说，

如果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可能闻到后一

个星期都不想吃饭”。

这些都是殡葬职工要面对的事，需要

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挑战？
对抗恐惧，期待尊重

一口黄色的棺材和一台略显陈旧的火

化机摆在教室后面，学生们坐在前方的椅

子上盯着投影仪听课，不时低头记录。

讲台上，魏加登讲到“有的遗体从冰

棺中直接被放到台子上，因为受热滑动会

掉下来”，几名学生瞪大眼睛，一名学生

咬住了手指。

“不要害怕，注意根据温度调整遗体

摆放的位置。”魏老师强调，在实际工作

中，资料是不可照搬的，“你能相信的只

有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节关于如何正确操作“生命最

后的熔炉”——火化机的课。

遗体在火化机中化成骨灰大约需要 1
个小时。课堂上，魏加登向学生们讲述遗

体在火化炉里的各个阶段：哪个阶段会有

水分蒸发、哪个阶段容易冒黑烟产生污染

物⋯⋯从包裹物、随葬物的快速燃烧一直

到烧至“骨灰酥、白”状。

“我们是见过人体腐败的，画面看起

来让人非常难以接受。”李娟说，其实火

葬真的是最环保、最干净的一种遗体处理

方式，骨灰也更有利于保存。

当面对真正的遗体火化时，夏聪心里

“有点虚”——有机物在烈火中成为无机

物，比在网络上看到的更震撼人心。

他感慨，学习都是学的理论，与真正

工作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夏聪去年从学校

毕业，到重庆一家殡仪馆工作。

实习时，单位给夏聪提供了殡葬礼

仪、手工缝合、穿衣化妆、火化操作等技

能培训。

第一次实际操作，夏聪为一名老年逝

者整理仪容：刮胡子、剃头发、沐浴、穿

衣。触碰到遗体时，他的手上感觉“冰凉

冰凉的”，有些畏惧，“还好，有几个师兄

带着，不然我一个人还是不敢。”

悲伤、压抑的工作环境，这是殡葬从

业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目前，全国共有 5所大专院校、3所
中职院校开设殡葬专业。作为其中之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自 1999年以来，累
计向社会输送了 3000余名毕业生。魏加登
说，“虽然毕业后有少部分人没有从事殡葬

行业，但从业后离开的仅是个位数。”

其中一人是在殡仪馆工作的男生，

“老觉得不太舒服”，因为殡仪馆整体环境

悲伤、压抑，让他心态长期低沉，最后转

行卖服装去了。

留下的年轻人，在入行初期，依然要

从心理上对抗来自外界固有的歧视。

“怎么在那么恐怖的地方工作”“你女

儿身上会沾染阴气”“看到你女儿就

怕”⋯⋯2019年春节前夕，广西百色实
验小学一名教师在学生家长微信群里，公

然歧视在殡仪馆工作的家长，引起社会关

注。许多受访的殡葬专业的学生称，看到

此新闻时都十分气愤。

谭春燕选专业时，得到了父母的支

持，但是一些亲戚比较介意，劝她不要报

殡葬专业。工作后，她有时也会头疼怎么

向亲戚们介绍她的工作，“守墓的？看坟

的？都不太合适。”

另一名殡葬专业的在校女生，鼓起勇

气向亲戚介绍自己的专业，被一位上年纪

的亲戚骂了一顿，“和死人打交道的”，斥

责她“找不到对象、嫁不出去”。

在民政部 2021年的最新公报中，全
国火化炉共 7043台，全年火化遗体 596.6
万具，火化率 58.8%。全国 1774个殡仪
馆，共有职工 4.7万人。
杨海波表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已经在

逐步正视殡葬行业，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与

其他行业同样受人尊重的程度，“有时候我

们出去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干这个的”。

李娟说，人们恐惧的不是那个去世的

亲人，而是恐惧死亡本身，进而对殡葬行业

的人产生忌讳。也正因如此，当大家都不愿

意面对死亡，当亲戚朋友离世后，特别是在

脱离开农村丧葬传统的城市，很多人不知

道该怎么办，像习俗或者流程等后事都很

繁琐，“需要专业人员去解决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夏聪为化名）

殡葬行业的年轻人：

对抗恐惧 期待尊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实习生 陶思阅

“奶奶是在去年高温天去世的。”赵

乙静说，73岁的奶奶倒在四川老家的
楼梯口。她的哥哥第一个看到，一慌，

自己摔了一跤伤到手。

赵乙静今年读大二，在重庆城市管

理职业学院学习现代殡葬礼仪与技术管

理专业。上学期，她学习了遗体防腐整

容、殡葬策划等课程，但是没有见过

真正的遗体。奶奶的后事让她接触到

真实的殡葬行业，也遇到来自个别亲

人的偏见。

赵乙静赶到老家时，刚进楼道就闻

到一股“很大的味道”，当时正值新冠

疫情期间，她戴着口罩依然感到刺鼻。

奶奶的遗体上盖着一块白布，露在外面

的皮肤发紫，手筋充血，腹部肿胀，一

些苍蝇在周围飞来飞去。

“应该是气温太高，身体开始腐败

了。”赵乙静推测，她的姑姑看到奶奶

后，跪在地上哭了很久。赵乙静从小对

死人没有恐惧感，何况现在是她的奶

奶。她只是感到十分难过、悲伤，那个

瘦弱、平凡却一直疼爱她的奶奶就这样

永远离开了，最后她们也没能说上话。

尽管在死亡这件事上，出生于

2003 年的赵乙静有些超出年龄的通
透，可以劝慰他人“节哀顺变”“生老

病死是一个过程”，但是她仍然无法坦

然接受爱她的人离开。

她说，面对死亡，大多数人挺自

私的，希望对自己好的或者爱自己

的、能够为自己付出的、喜欢的人一

直陪着自己。

选殡葬专业时，她的奶奶没有说什

么。“老人家觉得只要愿意，学什么都

好。”赵乙静对殡葬专业没有特别喜

欢，但是对殡葬行业充满好奇。她出生

于农村家庭，想法很实际，很多人说殡

葬专业好就业，她想“将来应该确实好

就业吧”。

她的父母担心过殡葬专业对女儿以

后的婚姻产生影响，“别人会觉得不

吉利，很多老人的思想可能接受不

了。”他们表达了顾虑，但没有干预女

儿的选择。

殡仪馆的车来接运遗体时，只有一

名工作人员。遗体在 3楼，需要由家属
抬到车上。赵乙静的哥哥摔伤了，许多亲

戚还在路上，是她和表弟去抬的遗体。

父母处于伤心崩溃状态，很多老人

对后事手续搞不清楚，由赵乙静操持对

接。因为不确定奶奶的死亡原因，赵乙

静报了警，经警察确认后，她去开死亡

证明，和殡仪馆的人员对接。

接待他们的殡仪馆，没有像赵乙静

想象中的那样好，对待客户的服务与课

本上学到的程序化、规范化有很大差

距。“可能是因为当时人太多了，也可

能由于当时疫情原因。”她说，很多事

是自己去问的。

殡仪馆处理遗体的步骤与在校学习

的不太一样。赵乙静发现，没有遗容化

妆那些流程，也没有书上讲的仪式⋯⋯

遗体在冰柜里存放了两天，等亲戚们到

齐后火化。随后，家里人在老家请了道

士，亲戚们“吃席”，奶奶下葬。

“治丧的事情不应该由一个女孩来

弄。”在那些天里，许多亲戚知道了赵

乙静的专业，多数人为她作为殡葬专业

学生展现出的素质点赞，只有一位亲戚

对她表达了“强烈的不屑和瞧不起”。

对方听到赵乙静学殡葬专业的时

候，当面问她，“为什么要去学这个？

不想找正当的工作？什么样的人非要去

学这个？”还告诉她这样下去将来结不

了婚，男朋友也不好找。

“原话很难听，相当于辱骂。”她

说。

20岁的赵乙静只说了一句“你不
能这样去说”，便不再与他争辩。她认

为，在对方眼里，压根儿没把殡葬当

成一个正当的行业来看，“他的思想观

念可能也就想到那些了，没有必要跟

他们争”。

以前，她也遇到过旁人带有“偏见

式”的问题：你一个女生不害怕吗？听

说碰过死人不吉利，对结婚有影响。

在赵乙静和她的同学眼里，殡葬服

务从来都只是一份工作，“帮助人在最

后体面地离开”，虽然不像科学家那样

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职业，但也是一份很

正当的工作。

赵乙静更在意未来找工作、就业时

可能遇到的行业内的性别歧视。

学兄学姐传授业内经验时，常说

“殡葬专业偏好男性”，因为女生力气比

较小，像抬遗体这样的工作就不适合。

男生能做礼仪接待，还可以抬遗体，又

能够操作火化机，综合考虑，就会把女

生刷掉。

赵乙静说，她将来会坚定地选择殡

葬行业，如果实在不行，“我想去做宠

物殡葬”。

学殡葬的00后女孩：

面对死亡 大多数人挺自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这个清明节前后，已经在太子峪陵园

实习了半年的吴殿鹏，将作为“铭记生

命，数说家风”清明共祭活动的主持人，

从 3月 31日开始至清明节当天，要连轴转
上班整整一周。

活动现场，这位北京社会管理职业技术

学院大三学生，和同事们一起通过数字大

屏，实时展示虚实场景，引导现场群众以数

字化祭祀方式与线上的家属共同缅怀逝者。

一盏盏写着逝者名字的祈福灯从屏幕

上升起，群众可以通过扫二维码，通过声

音、文字、图片等形式与家人实时共享，

线上线下虚实交互。

“数字科技殡葬对于传统殡葬的改

革，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就是祭奠的方

式数字化了，我觉得，这是对殡葬这一传

统行业的升级。”吴殿鹏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

这个年轻人就读于该校的生命文化学

院，毕业后的主要就业方向，就是面向陵

园、公墓等单位。而他这次主持的活动，

是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太子峪陵园首

次采用“数字科技殡葬”理念，将现代科

技与文化传统融合，展现了“绿色、生

态、人文、科技”的殡葬新模式。

此次展示的数字墓位，又称“数字科技

殡葬”，是一种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多媒

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声光电等科技手

段，集数字立体安葬、数字科技礼仪、数字科

技祭扫为一体的新型安葬与纪念方式。

活动现场还设有骨灰撒海、自然葬等

节地生态安葬宣传区、数字墓位实体展示

区、数字纪念互动区和便民服务区，为市

民提供节地生态葬政策信息解读、数字墓

位观摩、数字影音纪念等服务。

2022年 7月，北京九礼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与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下属的 5
家墓园，分别签订了数字科技殡葬合作项

目。5个园区内闲置的室内场所，进行了
一系列空间改造，彻底进行了数字化升

级，建设了新型的室内安葬墓位。当年

11月，5个“数字墓园”相继建设完成，
进入试运行。

近年来，节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祭

祀的观念已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

行为习惯。今年的清明节，这些数字墓园

的展示活动，在吴殿鹏看来，或许能够带

来新时代殡葬新风尚。

“除了殡葬礼仪、遗体整容技术这些

传统的殡葬业相关科目，我们也会学作图

和剪辑的各种计算机软件。目前学校教授

的传统课程，和现代的数字科技殡葬也不

是冲突的，而是使用数字技术时所需要的

人文基础。”吴殿鹏说。

对此，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民政与

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沈宏格告诉记者，殡

葬科技数字化，仍然需要文化在背后做支

撑，数字技术本身只是一种技术，但是这

个技术里面的内容从哪里来，才是学生在

校内校外更需要学的东西。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就是人才该怎

么培养的问题。”沈宏格对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思

索，现在也准备实施一些改革。从专业本

身来看，我认为，开大量的课程去研发这

些数字技术，并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据沈宏格介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有专门的虚拟现实技术专业，这些技术

研发相关的工作，是那些专业学生应该去

学的，而不是殡葬专业的学生要学的。

“那么，我们的学生应该干什么？”沈

宏格反问，随后他给出了答案，“我认

为，殡葬专业的学生，应该是技术的使用

者，而不是技术的研发者。毕竟，人的精

力是有限的。”

在陵园的数字安葬厅内，152块小屏

幕组成了 3面大屏幕。在几名实习生眼
中，对这些机器的操作已经是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至于更复杂的维护工作，则交给

了专门的技术人员来负责。

实际上，在太子峪陵园里曾经负责产

品研发的鲍听，所学的专业就是通信工

程。用鲍听的话说，数字科技殡葬，就是

以技术为载体，来传播文化理念。

鲍听向记者展示了沉浸式礼仪厅里的

数字技术，从进入大厅开始，利用雷达触

控技术，墙面可以通过触碰放飞祈福灯，

地板能够互动感应绽放花朵，人生微电影

精练回顾逝者的生命历程，甚至，还有全

息影像让逝者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我们想要让这个行业更加现代化，

给传统的殡葬行业，注入技术和设计的新

理念。”鲍听感慨地说。

沈宏格还记得，去年太子峪陵园还没

正式开园的时候，九礼创始人王杉来过长

沙，两人那时候就聊起了殡葬行业人才培

养的问题。王杉对沈宏格表达了自己的担

忧，怕“以后没有后备人才”。沈宏格当

时就让他别担心，

沈宏格表示，殡葬新业态对人才培养

提出的新要求，首先是了解数字技术。此

外，殡葬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填充数字

背后的内容”。

在沈宏格看来，数字科技殡葬对于年

轻一代有一定的吸引力。最主要的是，数

字科技殡葬还能够解决大城市殡葬用地紧

张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科技殡葬

确实更具优势，但将来能够发展到什么程

度，还要看这种模式在全国城乡不同环境

下的推广效果如何。

作为学校的生产性实训基地，目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葬相关专业，有

30多名在校生正在太子峪陵园实习。沈
宏格告诉记者，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能

够帮助学生与实际工作更快衔接，帮助学

生了解企业对工作的具体的要求，包括规

章制度，工作流程，等等。

“毕竟，技术在发展，人才培养肯定

也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是对人才培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感慨。

来自该学院的大二学生王潇，从寒假

开始在陵园实习，他的主要工作是司仪主

持。王潇需要主笔为逝者写祭文，并获得

家属的认可。自打他进入了工作环境，就

逐步找到了擅长的方向，未来想在司仪主

持方面继续深入学习。

“在学校的课程中，会模拟仪式的进

行，但是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可能会出现

各种状况，需要我们及时调整，随机应

变。”王潇说。

在王潇的眼里，目前的学习和工作，

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传统的课程中，他们需要学习生命文

化、生死哲学等内容。而在如今的数字殡

葬时代，数字生命整理师可以根据家属提

供的逝者生平、照片、音频、视频等素材

资料，进行仪式的策划。

“数字科技殡葬，往往是针对每一位

家属，都会调整服务的侧重点和核心。我

们在策划的环节，有非常明显的感受。”

吴殿鹏说。

他对数字科技殡葬的前景很看好，在

这个年轻人心目中，这是一个结合了过

去、现在、未来的行业。

数字殡葬新业态 人才培养新挑战

4月3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福山生态陵园，陵园00后工作人员谭春燕在墓地检查一处墓位的维护情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3月31日，“铭记生命，数说家风”清明共祭活动现场。 太子峪陵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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